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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新西兰官方公布年度国王授勋名单，华人林正川被授

予新西兰功绩勋章。据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林正川是李家功夫

和李家泰拳的创始人，他在将武术引入新西兰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弘扬中国武术文化 徒弟徒孙遍布世界

林正川最初在奥克兰市中心

开馆收徒，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他

又在奥克兰其他地区开设分馆，

之后又发展到其他城市，并开始

传授泰拳。

“刚到新西兰开武馆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以后在新西兰一

定要举办比赛，让更多人有机会

打比赛。”林正川表示，为了促进

武术交流并传播自己擅长的泰

孤身赴新西兰

被朋友点醒教授中国功夫

林正川 1946 年出生于广东

汕头，从小就是个武侠迷，希望有

朝一日成为武林大侠。彼时的汕

头练拳气氛浓厚，李家教拳（客家

拳）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门派，它

“止则静如山岳，动则雷霆翻江”，

不受拘束、讲究实用，林正川 15

岁便跟着住在同一条街的师傅练

拳习武。

1968 年，22 岁的林正川从内

地来到香港，在师叔的武馆里帮

忙教学，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1975 年，林正川又孤身一人从香

港到了新西兰。

刚到新西兰的时候，林正川并

没有开设武馆教拳的想法，是朋友

一句“你不教，你练了那么多年不

是浪费了，为什么不把中国功夫在

新西兰发扬光大”点醒了林正川，

于是他便在奥克兰开起了武馆。

“中国人想在新西兰，想在外

国人的地方打天下非常不容易。”

林正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

林正川不教则已，一教就要教得

最好。”当时还有新西兰当地人来

武馆挑战，林正川就让徒弟应战，

最终挑衅者拜倒在中国功夫下，

心服口服。 呼吁新西兰政府允许学校传授武术课

据报道，越来越多新西兰人

喜欢中国功夫，甚至几岁的新

西兰毛利小朋友也想到林正川

的武馆来学拳。

6 月 3 日，新西兰总理拉克

森向林正川发来贺信，祝贺他

获得新西兰功绩勋章，并高度

评价他为推广武术和社区所做

的无私奉献和杰出成就。

“能够获得如此殊荣，我深

感荣幸。”林正川说，“能够以

积极的方式为社区做出贡献

本身就是一种荣耀。能看到人

们无论长幼、无论男女都能从

武术中获益，我心中非常满

足。”

林正川呼吁新西兰政府允

许学校传授一些武术课程或自

卫技术，他认为这将让年轻人

保持积极。

（韩辉 来源：中国侨网）

拳，他积极组织比赛，并创办了

李家泰拳。

多年来，林正川不仅将新

西兰业余性质的比赛改成专

业性质，更是把本地的比赛改

成国际性的比赛。2011 年 11

月 12 日，河南卫视《武林风》

决战新西兰，中国“武僧”一龙

迎战新西兰全能型选手布莱

德·海登，比赛空前激烈，引发

巨大轰动。

在林正川推动下，《武林风》

连续七次、《勇士的荣耀》三次

走进新西兰，奥克兰市长、中国

驻新使馆及华侨华人组织积极

参与，成为中国与新西兰一大

民间交流活动，加深了两国人

民的友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林

正川创办的李家拳总会如今已

成为新西兰最强的拳馆之一，

现在新西兰国内最优秀的拳手

几乎都出自李家泰拳，例如，布

莱德·海登、杰弗里·凯利、泰伦

斯等。

林正川最著名的徒弟伊斯

利·阿迪萨亚，曾征战于《武林

风》《昆仑决》和《勇士的荣耀》

等诸多中国赛事，绰号“黑龙”，

战绩彪炳。目前，林正川的弟子

已有五六代，徒弟徒孙更是遍

布世界各地。

弟子们常说林正川就像父

亲一样严格要求他们，又像父

亲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们，不

仅是教拳，还传授给弟子们中

国的尚德尚礼的精神。

在佛罗伦萨，离开佛罗伦萨
5 月的佛罗伦萨，好像涌来

了全世界的游客，不过也情有可

原，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

地，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随便

拿出一件都是“镇馆之宝”，但

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随便说

出一个名字都是人类历史上如雷

贯耳的文明之光。

可是喧闹的城市却让我厌

倦。主教座堂广场上到处都是拍

照的人，阿诺河上的老桥开了珠

宝店，也是人满为患。

于是决定搬去郊区住几天。

佛罗伦萨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

蕴，也是托斯卡纳大区的首府，

2003 年的电影《托斯卡纳艳阳

下》就拍摄于此。故事没什么特

别，婚姻失败的女作家在朋友的

安排下到托斯卡纳度假，巧合之

下，她买下一栋郊外的别墅并在

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剧情治愈

但老套，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

是托斯卡纳迷人的风光。

连绵的群山，无垠的旷野，

古老的城堡，金色的夕阳，我往

半山腰的旅馆走去时，看到的就

是这样的场景。初夏的村庄格外

安静，除了偶然传来的狗吠，只

剩下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旅

馆是由 13 世纪的修道院改建

的，如今剥除了宗教元素，只保

留了原先的建筑结构和静谧气

质。院墙很厚，入内又很清凉，

工作人员带我穿过院里的一扇

拱门，往上走一层楼梯，便是我

的房间。

两扇窗户都开着，望出去，绿

树开着白花，像极了莫奈刚刚在

画布上涂的颜料。佛罗伦萨市区

的燥热一下子被驱散了，我和米

开朗基罗的相逢，又岂止局限在

以他命名的广场和有《大卫》的学

院美术馆呢？

我在老修道院里住了三天。

这里住客也不少，不过多半都是

城里没订到房、过来过渡一晚的

客人。傍晚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聚

在院子后的露台上遥望佛罗伦

萨。

城市在余晖下会变成渺茫

的一片，隔着两层缓缓的山坡，

看上去反倒更像午后亮得让人

睁不开眼的大海。后来我便更

喜欢早晨。几乎每天夜里都会

下点小雨，第二天早上空气总被

洗得干干净净。旅馆提供早餐，

简单的吐司和饮品，我就在别人

还没起床的时候，独自在露台上

吃东西，看一些与佛罗伦萨毫无

关联的书。起先是《金瓶梅》，后

来又是韩国女作家金爱烂的畅

销书《你的夏天还好吗？》，明代

的中国男女在世俗里翻滚，今天

的韩国人也在各自的孤独里挣

扎———倒不是对那个热闹的

佛罗伦萨市区抱有多大的叛

逆，而是旅途变成生活，便不

再追求所谓的应景，反倒是不

同时空在身体和头脑里交错

更让人兴奋。

这个修道院里，修女为何而

来最后又如何死去，她们中有人

见过达芬奇吗，拉斐尔有没有可

能在附近的山上散过步，提香是

不是画过相似的场景……这些问

题不会有答案，却越来越接近我

喜欢旅行的缘由。

静止的生活往往是线性的，

音乐、文学或许可以让人短暂跳

轴，却很难提供一个更有想象力

的时空。我喜欢的时空是无序的，

西门庆和潘金莲可以经由我的身

体短暂生活在 21 世纪的佛罗伦

萨，但丁和薄伽丘也未必去不了

明朝，所有人都是飘荡在宇宙里

的一颗颗小小的星球，我们或许

会相遇，也或许不会，可是这不重

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或许就

是这个词，“或许”。

（文、图：吉普赛 来源：南方

人物周刊）

林正川与众徒弟合影。来源：河南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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